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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
 

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对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

义。
 

为此,
 

利用2010-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开展研究,
 

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明显推动了农村集体

经济增长,
 

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以后依然成立。
 

异质性检验表明,
 

在丘陵地区、
 

经济发展程度

中等的村庄以及西部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通过提高集体资产租赁收入和推动乡村基础设施投入等路径,
 

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增长。
 

为此,
 

本研究提出加快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数据协同治理体系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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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on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type
 

productive
 

forces
 

is
 

critical
 

for
 

advancing
 

comprehensive
 

rural
 

revitalization.
 

Us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s
 

(2010-2017),
 

this
 

study
 

finds
 

that
 

digital
 

infra-
structure

 

exert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en-
tities.

 

This
 

conclusion
 

remains
 

robust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
 

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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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ysis
 

reveals
 

tha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was
 

more
 

pronounced
 

in
 

hilly
 

regions,
 

vil-
lages

 

with
 

mod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estern
 

regions.
 

Mechanism
 

tests
 

indicate
 

that
 

digital
 

in-
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boosted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through
 

two
 

channels:
 

increasing
 

income
 

from
 

leasing
 

collective
 

assets
 

and
 

enhancing
 

investment
 

in
 

rural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ccelerate
 

th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
 

a
 

data-driven
 

collabo-
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to
 

facilitate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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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1]。
 

当前,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态势向好,
 

但总体

仍处在新兴发展阶段,
 

发展水平较低[2],
 

且各地区之间差距较大[3]。
 

围绕如何推动集体经济增长这一核

心议题,
 

学术界开展了深入研究:
 

一是聚焦乡村治理,
 

探讨党建引领[4]、
 

村社合一[5]、
 

人才引进[6]等因

素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二是基于制度经济学视角,
 

探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的

内在机理[7]。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和演化,
 

以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区块链、
 

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迅猛发展,
 

快速实现了对产业全方位、
 

全链条、
 

全

周期的渗透和赋能[8],
 

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9]。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技术应

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10]。
 

数字基础设施通过构建高效、
 

稳定的信息传输和处理平台,
 

能够有效降低信息不

对称性,
 

减少上下游企业间的沟通成本和交易成本,
 

使经营主体能够及时响应市场供求变化,
 

实现生产要

素与产品供需的精准匹配[11]。
 

当前学术界围绕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

助于推动要素流动[12]、
 

农村创业[13]、
 

代际向上流动[14]、
 

性别平等[15],
 

但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6]。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数字基础设施凭借其非竞争性、
 

非排他性的

技术特征,
 

突破了传统要素配置的地理局限,
 

实现劳动者、
 

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变革。
 

同时,
 

在“统分结

合”双层经营体制框架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通过整合村内资源、
 

扩大经营规模和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等[17],
 

在“统”的层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因此,
 

在抓住新质生产力机遇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独特的制

度优势和组织优势[18],
 

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增长。
 

为验证上述猜想,
 

本研究基于

2010-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开展研究。
 

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增长具有

明显的促进作用。
 

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以后依然成立。
 

这种促进作用在丘陵地区、
 

经济发展程度中等的村庄以及西部地区更明显。
 

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升集体资产的租

赁收入、
 

加大乡村基础设施投资等路径,
 

进而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增长。
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
 

基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
 

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对集体

经济增长的影响。
 

与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企业、
 

居民等微观主体不同,
 

本研究聚焦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一

特殊主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主体具有独特的集体属性,
 

无法像一般法人组织那样明确界定到具体

个人[19]。
 

因此,
 

本研究可拓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范围。
 

另一方面,
 

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
 

为

推动农村集体经济增长提供新路径。
 

通过实证分析从而揭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大的影响及

其主要路径,
 

为农村集体经济抓住数字革命机遇高效利用数字基础设施提供经验参考。

1 理论分析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独特的产权结构。
 

从产权理论视角来看,
 

明晰的产权界定是经济组织有效配置

稀缺生产要素的基本前提,
 

通常要求产权主体能够具体落实到个人。
 

然而,
 

农村集体所有制呈现出显著的

成员本位特征:
 

集体由具有成员身份的个体组成,
 

但个体权利源于集体成员身份而非独立产权[19]。
 

这种制

度安排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主体无法像一般法人组织那样明确界定到具体个人,
 

形成了独特的产

权模糊性。
 

在实践中,
 

集体经济组织承担着经济组织、
 

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的多重功能。
 

这种功能叠加与

村级组织间的复杂关系网络,
 

往往导致责权利边界不清,
 

加之绝大部分兼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专

业化市场运作管理水平有限[20],
 

导致集体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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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基础设施为农村集体经济增长注入了新动力。
 

从新质生产力的视角来看,
 

新质生产力以信息化、
 

数字化和智能化为基石,
 

符合更高效能、
 

更高质量的发展要求[21]。
 

数字基础设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技术

底座[22],
 

对于发展农村新生产力体系[23]、
 

推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农村集体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一

方面,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打破城乡之间的信息壁垒,
 

改善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获取能力,
 

使其

能够及时、
 

准确地把握市场动态和技术知识等关键信息,
 

有效降低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决策失误和资源错

配,
 

从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有利于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与发展。
 

此时,
 

原本闲置的村集体仓库、
 

厂房

等资产,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
 

能够以更高的租金价格出租给各类经营主体,
 

用于发展乡村旅游、
 

农产品

加工、
 

农村电商物流等产业,
 

直接增加了村集体的资产租赁收入。
 

另一方面,
 

数字治理平台通过降低信息

不对称,
 

使村集体能够更精准识别公共品需求,
 

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完善的乡村基础设施直接提高了农业

生产和农村产业的效率。
 

同时,
 

基础设施完善还可以吸引更多外部投资和技术支持,
 

推动了农村产业多元

化发展,
 

最终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增长。
 

基于此,
 

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说: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推动农

村集体经济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置

为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Incomecit=α+βDtct+γXcit+Id+Year+εcit (1)
式中:

 

被解释变量Incomecit 为城市c的农村i在t年的人均集体经济收入;
 

核心解释变量Dtct 为城市c在t
年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

 

Xcit 为城市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Id 和Year分别为村庄个体固定效

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α为常数项;
 

β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γ 为控制变量系数;
 

εcit 为误差项。
 

此外,
 

对标准

误进行城市层面的聚类调整。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如果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确实能够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增

长,
 

那么系数β为正,
 

且通过显著性检验。

2.2 变量设定

2.2.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水平。
 

已有研究多采用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来测度村

庄集体经济发展水平[24]。
 

为消除人口规模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人均集体经济收入来衡量农村集体经

济的发展水平。

2.2.2 解释变量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当前,
 

政府是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力量[25]。
 

本

研究以各省、
 

市、
 

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基础设施相关词频的出现频率,
 

作为衡量城市层面数字基础

设施发展水平的指标。
 

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首先,
 

收集整理2010-2017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文本资料,
 

并

确定数字基础设施相关词汇;
 

然后,
 

使用Python软件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分词处理,
 

分别统计政府报告总

词汇数量和与数字基础设施相关的词汇数量,
 

并计算数字基础设施相关词汇的占比;
 

最后,
 

采用地级市的

信息就业人员数量占总人口的比重对数字基础设施的词频比重进行分劈处理,
 

即用二者相乘的结果衡量各

地级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26]。

2.2.3 机制变量

根据理论分析,
 

本研究分别选取农村集体经济的租赁收入和乡村基础设施投入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影响

农村集体经济的机制变量。
 

其中,
 

本研究以“人均出租村集体资产收入”衡量村集体资产租赁收入,
 

以“人均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出”衡量乡村基础设施投入。

2.2.4 控制变量

为缓解遗漏变量对本研究结果的干扰,
 

本研究选取了一系列控制变量,
 

包括:
 

①
 

村级层面控制变量。
 

村庄离公路干线距离、
 

村干部实际人数、
 

村干部高中及以上学历比例、
 

36~45岁村干部比例、
 

年内是否发

生各类民事纠纷、
 

年内是否发生各类刑事犯罪案件、
 

村内宽带接入户比例、
 

村内户均耕地面积。
 

②
 

城市层

面控制变量。
 

市级经济发展水平、
 

市级财政能力。
 

表1为主要变量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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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主要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人均集体经济收入 集体总收入与年末常住人口之比(元/人),
 

取自然对数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词频

机制变量 集体资产租赁收入 人均出租村集体资产收入(万元/人),
 

取自然对数

基础设施投入 人均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出(万元/人),
 

取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村庄与主干道距离 村庄离公路干线距离/km,
 

取自然对数

村庄是否位于城市郊区 村庄是否位于城市郊区,
 

是=1;
 

否=0
村干部规模 村干部实际人数(人)

36~45岁的村干部比例 36~45岁的村干部与村干部实际人数之比

高中及以上学历村干部比例 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村干部与村干部实际人数之比

村内是否有民事纠纷 村内是否发生民事纠纷,
 

是=1;
 

否=0
村内户均手机部数 村庄手机总部数与村庄户籍总数之比

村内宽带接入户比例 互联网接入户与村内年末常住人口之比

村外出劳动力比例 外出劳动力总数与村内年末常住人口之比

村内人均收入 村内人均收入水平(元/人),
 

取自然对数

市级经济发展水平 市级生产总值(亿元),
 

取自然对数

市级财政能力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与市级生产总值之比

2.3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农村集体经济数据来自农业农村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该数据覆盖全国除港澳

台外的31个省(区、
 

市),
 

共360个村庄,
 

23
 

000户农户。
 

其中村庄层面的数据包括农村资源禀赋特

征、
 

村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支出等信息。
 

该数据具有稳定性高、
 

覆盖范围广等

明显优势,
 

国内外学者利用该数据开展了广泛且具有影响力的研究[27-29]。
 

本研究将时间范围选定为

2010-2017年,
 

同时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
 

最终得到250个农村的1
 

774个观测值。
 

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的数据来自各省(区、
 

市)的政府工作报告。
 

城市层面的变量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
及国泰安数据库。

 

表2为主要变量原值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

指标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集体经济总收入 1
 

774 283.499 572.785 5.402 7
 

372.978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1

 

774 12.987 12.693 0.000 138.057
村集体资产租赁收入 1

 

774 0.013 0.041 0.000 0.489
基础设施投入 1

 

774 0.008 0.027 0.000 0.753
村庄与主干道距离 1

 

774 2.379 3.991 0.000 38.000
村庄是否位于城市郊区 1

 

774 0.166 0.372 0.000 1.000
村干部规模 1

 

774 5.757 1.931 1.000 10.000

36~45岁的村干部比例 1
 

774 0.394 0.211 0.000 1.000
高中及以上学历村干部比例 1

 

774 0.534 0.262 0.000 1.000
村内是否有民事纠纷 1

 

774 0.482 0.500 0.000 1.000
村内户均手机部数 1

 

774 2.096 0.920 0.104 7.568
村内宽带接入户比例 1

 

774 0.218 0.222 0.005 1.000
村外出劳动力比例 1

 

774 0.197 0.122 0.001 0.886
村内人均收入 1

 

774 9
 

068.715 4
 

973.849 1
 

800.000 39
 

238.000
市级经济发展水平 1

 

774 2
 

175.455 2
 

448.973 134.181 16
 

706.872
市级财政能力 1

 

774 0.192 0.093 0.060 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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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分析

表3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影响的基准回归。
 

表3中的列(3)加入核心解释变量,
 

同

时放入了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以及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列(3)的回归结果

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回归系数为0.007,
 

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本研究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具有普惠效应,
 

推动了集体经济增长。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每提升1单

位,
 

人均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约0.7%。
 

这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
 

有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

力,
 

为各经营主体利用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
 

动态优化各类资源要素配置,
 

减少资源闲置、
 

错配,
 

提高

生产效率提供了保障[30]。
表3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指标 (1) (2) (3)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007** 0.007*** 0.007**

(0.003) (0.003) (0.003)

村庄层面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城市层面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常数项 4.485*** 3.303*** 4.893**

(0.038) (0.954) (2.062)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
 

774 1
 

774 1
 

774

R2 0.578 0.579 0.578

  注:
 

括号内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1%、
 

5%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3.2 内生性检验

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城市层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其变化主要受城市相关政策、
 

经济发展水平

等因素的影响,
 

农村集体经济对其影响较小。
 

因此,
 

这种变量设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互为因果导致的内

生性问题对本研究结论的干扰。
 

同时,
 

在模型中引入了城市层面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
 

以及村庄个体固

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
 

缓解了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在此,
 

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了替换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衡量方式、
 

加入潜在遗漏变量和倾向得分匹配法

的方法,
 

以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增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首先,
 

为了缓解测量误差导致的内生

性问题,
 

本研究还使用“政府报告中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关键词总词频”作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的衡量方式,
 

具体结果见表4列(1)。
 

其次,
 

本研究加入了多个潜在遗漏变量,
 

包括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

(地方财政科学事业费支出占GDP比重、
 

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村庄层面的控制变量(村内硬化

道路比例、
 

村庄年内是否发生刑事犯罪),
 

以减少遗漏变量偏误,
 

具体结果分别见表4列(2)和列(3)。
 

最

后,
 

本研究还采用了倾向得分匹配法,
 

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是否大于0,
 

生成市级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的虚拟变量,
 

采用核匹配方法平衡样本的分布特征,
 

而后进行回归,
 

具体结果见表4列(4)。
 

表4列

(1)至列(4)中,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
 

显著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这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以

后,
 

本研究的结论依旧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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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内生性检验

指标

(1)

更换数字基础设施

建设衡量方式

(2)

增加村级控制

变量

(3)

增加市级控制

变量

(4)

倾向得分匹配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011*** 0.007** 0.008*** 0.010***

(0.004) (0.003) (0.003)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增加村级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否

增加市级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常数项 5.104** 4.786** 4.703** 4.303**

(2.054) (2.152) (2.211) (2.113)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774 1
 

698 1
 

681 1
 

489

R2 0.579 0.568 0.575 0.590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
 

10%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3.3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性,
 

本研究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一是将稳健标准误的层级由城市层级调

整为省级,
 

回归结果分别见表5列(1)。
 

二是引入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通过剥离各省份在特定时间点

的时空交互异质性,
 

缓解数字基建投资与地方政策周期的内生性关联,
 

从而精准估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

农村集体经济的净效应,
 

具体结果见表5列(2)。
 

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大小和

显著性均与基准结果保持一致。
 

研究假说得到验证。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指标
(1)

省级层面聚类

(2)

联合固定效应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007*** 0.008**

(0.003)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4.893** 3.779

(1.896) (3.780)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省份×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N 1
 

774 1
 

769

R2 0.578 0.574

  注:
 

***、
 

**分别表示在1%、
 

5%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3.4 异质性检验

前文分析已经得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村集体经济。
 

在此,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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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地区异质性

为分析不同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会如何影响农村集体经济,
 

本研究将城市按其所在省份,
 

划分为

东部、
 

中部和西部,
 

利用分组回归予以检验,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6。
 

表6列(1)和列(3)中,
 

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的系数为正,
 

且分别通过了10%和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东部、
 

西部地区

的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市场机制成熟,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
 

能够更好地发挥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依托后发优势,
 

通过政策倾

斜强化数字基建投入,
 

显著提升了特色农业资源与外部市场的衔接效率,
 

提高农村集体经济。
表6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地区异质性

指标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012* 0.005 0.010***

(0.007) (0.004)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1.286 1.616 8.733**

(3.652) (4.855) (3.399)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482 746 546

R2 0.564 0.451 0.684

  注:
 

***、
 

**、
 

*分别表示在1%、
 

5%、
 

10%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3.4.2 村庄地形异质性

为进一步探究不同地形条件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异质性,
 

本研究将农村地形

划分为“平原、
 

丘陵和山区”,
 

并利用分组回归予以检验。
 

具体结果见表7。
 

表7列(2)中的结果显示,
 

在丘

陵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为0.016,
 

且通过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显

著提高了丘陵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水平。
 

可能的原因是,
 

丘陵地区凭借独特的地理过渡带特征,
 

其“小规模

分散经营+特色资源禀赋”的产业结构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产生协同效应,
 

即数字物流网络有效降低多品

类农产品集配成本,
 

电商平台重构丘陵特色农产品价值链,
 

从而提高了丘陵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
表7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影响的地形异质性

指标
(1)

平原

(2)

丘陵

(3)

山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001 0.016*** 0.001

(0.005) (0.003)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8.621*** 7.699** 0.045

(2.997) (3.472) (4.311)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746 558 449

R2 0.644 0.512 0.544

  注:
 

***、
 

**分别表示在1%、
 

5%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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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村庄发展水平的异质性

为分析不同村庄发展水平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影响的异质性,
 

本研究将村庄根据其所

在县的水平,
 

划分为发展水平较好、
 

中等、
 

较差3个等级,
 

利用分组回归予以检验,
 

具体结果见表8。
 

表8
中列(2)的结果显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为0.009,
 

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对发展水平中等的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明显的提升作用。
 

可能的原因是,
 

相较于发展水平较好村庄

的边际效应递减,
 

中等发展水平村庄正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边际效用更为显著。
表8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影响的村庄发展水平异质性

指标
(1)

发展水平较好

(2)

发展水平中等

(3)

发展水平较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009 0.009** -0.000

(0.007) (0.003) (0.00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项 4.888 -0.124 9.530*

(4.432) (3.104) (5.383)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635 806 289

R2 0.548 0.579 0.665

  注:
 

**、
 

*分别表示在5%、
 

10%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3.5 机制检验

前文分析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着明显

的异质性。
 

在此,
 

本研究进一步分析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机制。
 

具体结果见表9。
表9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影响农村集体经济的内在机制检验结果

指标
(1)

集体资产租赁收入

(2)

基础设施投入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0.009** 0.008**

(0.004) (0.004)

控制变量 是 是

常数项 -5.902*** -3.904

(2.057) (2.775)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N 1
 

561 1
 

677

R2 0.814 0.414

  注:
 

***、
 

**分别表示在1%、
 

5%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

3.5.1 提升集体资产租赁收入

理论分析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提高农村的市场活力,
 

激发各类经营主体创业和扩大经营规

模,
 

提高集体资产的租赁价格和流转频次,
 

最终提高农村集体经济收入。
 

具体实证检验结果见表9列(1)。
 

在列(1)中,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为0.009,
 

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
 

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通过提高农村市场活跃度,
 

提高了农村集体资产的租赁价格和租赁收入,
 

最终提高了农村集体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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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
 

因此,
 

尽管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独特的产权模糊性,
 

但在集体资产与经营主体的租赁关系中,
 

集体经济

组织(出租方)与新型经营主体(承租方)通过契约形式明确界定了资产使用权、
 

收益权与处置权,
 

契合了产

权制度从模糊共有向排他性权利演进的方向。
 

这种契约治理模式通过降低交易成本、
 

提升履约效率,
 

成为

当前农村集体经济转型的重要路径选择。

3.5.2 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为检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进而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逻辑,
 

本研究选取

“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支出”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
 

具体回归结果见表9列(2)。
 

在

列(2)中,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系数为0.008,
 

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
 

这表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

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基础设施投资,
 

进而提高了农村集体经济。

4 结论与启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前提。
 

本研究在阐述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独特性的基础上,
 

利用2010-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村级面板数据,
 

深入分析了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影响。
 

研究发现,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推动了农村集体经济增长。
 

从经

济意义上来看,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每提升1单位,
 

人均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约0.7%。
 

这一结论经过一系

列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以后依然成立。
 

异质性检验表明,
 

在丘陵地区、
 

经济发展程度中等的村庄以及西部

地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集体经济的促进作用更明显。
 

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提高

集体资产的租赁收入,
 

提升农村基础设施投资,
 

从而推动了集体经济的增长。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
 

本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重点加大对

农村地区,
 

特别是丘陵地区和经济发展中等水平村庄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力度,
 

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构建高速、
 

稳定、
 

安全的数字化基础设施环境。
 

二是构建政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据协同治理机制。
 

建

立健全数据资源共享与协同治理体系,
 

推动政府部门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数据采集、
 

整合与应用方面的

深度合作。
 

通过搭建数据共享平台,
 

运用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
 

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提供精准的市

场预测、
 

产业规划等决策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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